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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许老师好，祝贺您的长篇小说《额吉
的河》获得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翻开
这本书，给我最直观的印象就是目录很特别。上
中下部每一章节都用一句话作为小标题，连缀在
一起，像一首诗、一篇散文，也像一段生动的故
事。“额吉”与“河”这两个关键词反复出现多次，
或可视为作品的“题眼”。这样的艺术处理背后
有何深意？

许廷旺：“额吉”与“河”既是作品中描述的人
物形象、自然风景，更是一种意象。玉萍的妈妈
顾医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经常带着三个孩
子去弄堂附近的小河，希望有人收养他们。她坚
信小河把这个消息带走了，坚信在陌生之地有人
收养三个孩子。天下的河是相通的。玉萍做了
马背上的医生，夜诊回来，看到家附近的小河，联
想到弄堂附近的小河，这条小河从南流到北，从
上海流到几千里外的内蒙古大草原，印证了妈妈
的想法：母爱如河，源远流长。“额吉”既代表着亲
人对孩子的关爱，如宝力皋、银花夫妇和另外两
对夫妇；也代表着社会层面对孩子的关爱，如苏
木达、阿力玛老师；更代表着国家层面对孩子的
关爱，如旗长。旗长这一形象只出现了两次，却
起着“点睛”作用。关于小标题的设计，感谢你读
得很仔细，也符合了我和编辑的初衷：哪怕在小
标题上也应具有文学色彩。

记 者：小说以“三千孤儿入内蒙”的真实历
史为创作题材，本身已具有一定的叙事难度。故
事主人公是玉萍、玉香、玉山姐弟三人，三个主要
角色的人物性格、成长经历和人生轨迹互有交
叉、互相嵌套，又为小说情节的铺陈和人物形象
的塑造增添了另一重挑战。您是如何应对这种
难度与挑战的呢？

许廷旺：我一直认为，儿童文学应该像成人
文学那样，既要描写出生活广度，也要有深邃思
想，更要有艺术上的追求。不能因为是儿童文
学，面对读者是未成年人，自动降低文学水准。
最近几年，我的创作一直秉承这一理念。要想达
到这一效果，得更注重作品的结构，我往往会采
用三条线索：主线索、副线索，在主副线索中暗藏
的第三条线索。这样人物性格、成长经历和故事
情节互有交叉，互相嵌套，作品就有种厚重感。
当下，大多数儿童文学作品是线型结构、线型情
节，不是说这种作品不好，但这不是我所追求的，
更不是我想要的。回过头来再说《额吉的河》的
结构，它不是简单地分成上、中、下三部分，而是
每一部分开篇都有一个1500字左右的情节，这

个情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把每部分的最后情
节前置。初读可能会有小小的障碍，但读起来很
快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想，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是一
本百科全书。这部作品的背景发生在20世纪60
年代初，怎么写当时的社会环境，对我来说有较
大的难度。尤其是儿童文学面对的主要读者是
未成年人，如果处理不好这一背景，就会让小读
者产生割裂感、陌生感，甚至有认知上的隔阂。
所以，在创作之初，我就采取了历史背景的“虚
写”，这种处理方式并不代表没有历史感，而是
通过很多细节表现出来。文学作品源于现实生
活的再创作，当我们读作品的时候，有时候会产
生身临其境之感，认为作家写的是实实在在的生
活，甚至忽略了它是虚构的艺术作品。之所以会
有这种错觉，原因很简单，就是细节起着作用。细
节描写越细致、越逼真，故事情节也就越真实。就
《额吉的河》来说，它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记 者：此前，我常常能在与“三千孤儿入内
蒙”有关的文艺作品和新闻报道中，读到内蒙古
牧民为养育“国家的孩子”付出的辛劳与汗水，为
以民族大爱回报“国”与“家”的历史佳话而感动。
但《额吉的河》让我读到了另一种视角，那就是这
些孩子们复杂而幽微的心理活动。您为何选择以
孩子的“负面情绪”作为展开叙事的切入点？

许廷旺：无论是成人文学，还是儿童文学，最

吸引读者的首先需要有一个“好故事”。成熟的
作家不仅仅要写故事情节，还要写到自然风光、
民风民俗、文化历史，更要写出人物表达情感的
方式等等。确切地说，一部作品要有一个好的

“故事核”，这样才能写出生活的质感，写出人的
精神特质，也就是文学的特质。我在做阅读推广
时，曾有小读者提问：是否可以把人物的性格设
计成活泼、可爱，以幽默、风趣的情节切入？我回
答说，这是另一个故事，或是另一个类型的故事，
不是我想写的。显然，以孩子的“负面情绪”作为
叙事的切入点，基本确定了故事情节的走向，与
前面我说的有个好的“故事核”是完全一致的，也
是确定作品方向的一个关键因素。另外，以这一
点切入的叙事，也更具有故事性，能让我塑造的
人物形象、性格更具有张力。

记 者：我对儿童文学作品的阅读期待总是
阳光与温暖的，在读到姐弟三人两次失去父母至
亲的时候，觉得实在太过残酷和沉重，由衷地希
望银花和宝力皋夫妇能够健康长寿地陪伴他们
直到长大成人。您认为，作家应该怎样面对和处
理所谓的“禁忌”书写？

许廷旺：儿童文学发展到今天，就叙事方式
来说，用“千姿百态”形容，一点儿不为过。我也
曾创作过轻松、幽默的儿童文学作品，后来我的
创作逐渐转型，创作内容大多是凝重的，或者说
有凝重的倾向，自然风格也就显得凝重。曾有编

辑开诚布公地给我提出这一问题：话题沉重。我
不否认，或许每个作家追求不一样，我更适合具
有沉重感的创作。既然有了这种选择，像“死亡”

“疾病”这些敏感话题是无法回避的。就像成人
文学有两大永恒主题：爱情与生命，既然写到

“生命”主题，死亡、疾病就是绕不开的。儿童文
学与成人文学有很大区别，如何让小读者从心
理上易于接受，往往更考验作家的写作水平、技
巧。同时，还要考虑作品的内容，既要有利于人
物形象的成长，也要考虑读者心理承受能力。

记 者：小说的结尾，玉萍已从上海都市的
孤儿成长为内蒙古草原上“马背上的医生”，可以
说，她的成长链条很完整。不过，您并没有给玉
香、玉山写一个明确的结局，“留白”给读者带来
了想象的空间，也让他们的成长处于“进行时”而
不是“完成时”，这是为什么？

许廷旺：玉萍来到草原半年后，与妹妹、弟弟
重聚于一个家庭；6年后，三个孩子成为地地道
道的草原孩子；又两年后，玉萍成长为“马背上的
医生”，这是玉萍的闭环成长。但故事中玉香、玉
山的成长是留白的，是希望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想
象空间。这样的设计意味着少年的成长永远在
路上。成长的“进行时”恰是成长小说的特点：孩
子的成长处于进行时，成年人的成长也处于进行
时，比如《德伯家的苔丝》《嘉莉妹妹》《简·爱》等
作品，写的就是成年人的成长。当然，这都是成

人文学作品，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但《额吉
的河》中，孩子与成人都在故事的发展演进过程
中不断成长，这种成长既有身体的，也有心理的；
既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的。孩子与成人彼此搀
扶，共同从“稚嫩”走向“成熟”。

记 者：草原是您特别偏爱的题材，《男孩与
草原雕》《送绝影回家》《最后的木屋》《雕花的马
鞍》等作品都围绕草原与少年的故事展开。与此
前的作品相比，《额吉的河》作为儿童文学主题创
作，显得较为特殊。近年间，主题类儿童文学创
作与出版盛行不衰，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您认
为，优秀的儿童文学主题创作应该具备什么样的
特质？

许廷旺：确实，近年来主题类儿童文学创作
与出版很盛行。如果在创作上把握得好，坚持
得好，是件好事。但如果创作直奔“主题”去，忽
视了作品的“文学”性，最终创作之路会越走越
窄，内容也必将越来越乏味。换句话说，主题出
版考验的是作家。作家面对主题类创作，尤其是
对一个成熟作家来说，一定要坚持创作理念，坚
持艺术追求——首先它是一部文学作品。同时，
还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能被流行裹挟，泥沙倶下，
最终被湮没。

《额吉的河》出版后，被认为是主题创作，我
不反对。但在我的脑海里，压根就没有“主题”这
一想法。我的创作规律和走向，都是沿着文学
性、思想性、艺术性这一既朴实又具有高度的准
则来创作的。哪怕是具有主题性的话，比如“国
家的孩子”，在书稿中都没有出现。

说到这里，我还想简单谈谈主题创作背景的
处理问题。有人读《额吉的河》，就提到了作品背
景的缺失。我想以海明威和陀思托耶夫斯基为
例。海明威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战争为背景的，
他做过战地记者，如果在创作中写战争，没有谁
比他写得更详尽。遗憾的是，他却只字未提。当
初，编辑看书稿，如果他不说明，编辑对故事发生
的背景也感到一头雾水。今天，我们读他的作
品，如果不借助资料，很难把握作品的准确历史
背景，但这并不影响读者认为那是好作品。陀思
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的背景是1861年俄国宣
布废除农奴制，社会发生剧烈动荡，普通人纷纷
涌进彼得堡。但陀翁却惜墨如金，只借助了一个
次要人物的一句话点明背景，而且还是译者加了
注释，才让读者了解的。从这两位作家的创作
看，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可以虚化、弱化。从事
主题创作的作家，要牢记这一点。

有一个好的“故事核”，才能写出生活的质感
——访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许廷旺

□本报记者 教鹤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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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不能被埋没在历史长河中
——访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大秀

□张昊月

责任编辑：教鹤然

张昊月：《大河的歌谣》的封面上写有几行文字：“一条大
河，一群候鸟，一所学校，一群少年，构成了一幅黄河滩最美的
冬季画卷。”这段文字仿佛会召唤着读者打开这本书，细细阅
读书中感人的故事。您能否谈谈此书的创作起因？

大 秀：我小时候生活在鲁西南乡村。那时，村庄前前后
后的树林里到处充斥着悦耳的鸟鸣。我大学毕业离开故乡
后，一直很怀念鸟鸣相伴的童年时光，总觉得有鸟鸣点缀的生
活才充满诗情画意。

我虽然离开故乡多年，却一直关注着故乡和黄河。2018
年春节，我在黄河滩田间地头看到一群巡逻的人。向前打探
后得知他们是候鸟保护志愿者。原来，眼下正是北方候鸟来
黄河滩越冬的时节，为了保护候鸟，志愿者们在田野、树林、草
地间搜索盗猎者投放的捕猎夹、捕鸟网和毒饵，给候鸟们提供
一个安全祥和的生活空间。为了让我对护鸟人有更清晰、全
面地了解，一位志愿者给我推荐了一部有关候鸟保护的纪录
片。纪录片讲述了鲁豫交界处黄河滩候鸟保护志愿者的故
事。这些可爱护鸟人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我顿时对他们心
生敬意。童年记忆和护鸟志愿者的故事驱动我创作了这部小
说。后来，我多次重返故乡采风、搜集素材。这部作品反反复
复打磨了4年。

张昊月：《大河的歌谣》以儿童视角书写生态保护这一时
代课题，描绘乡村变迁中的变与不变。儿童视角和小说主题
有怎样的内在关联性？

大 秀：保护生态的方式多种多样，以生态为题材创作的
文学作品也不尽相同。《大河的歌谣》选择以“保护候鸟”这一
命题为切入点，是因为候鸟是鲁西南黄河生态的重要组成部
分。此外，黄河滩孩子的成长过程伴随着叽叽喳喳的鸟鸣，
喜欢灵动又灵性的鸟儿也是他们的天性。这两个天然条件为
这部儿童视角的作品奠定了基调。

鲁西南黄河滩一直有保护生态的优良传统。我认识的几
位鲁西南林业专家经常深入学校开展护鸟宣传活动，把护鸟
生态理念和方法传授给青少年。当一只只栩栩如生的鸟类标
本出现在课堂上时，生态意识的种子也渐渐地在他们心间萌
发。近些年，鲁西南青少年群体在地方林业部门和民间护鸟
组织的指导下开展了一系列护鸟活动，就像《大河的歌谣》里
的情节一样，他们在乡间发放宣传资料，在田间为候鸟投放过
冬的粮食等。这样看来，正是因为有了故事原型，这部小说通
过儿童视角叙事，似乎是一件顺其自然、名正言顺的事情。

张昊月：阅读这本小说，不时会为其中诗意表达所感染。
您能否讲讲，小说要传递给读者怎样的生活诗意？

大 秀：我一直为黄河流经我的故乡而感到荣耀和骄
傲。在我看来，黄河就像一位桀骜不驯、自由奔放的诗人，在
鲁西南大地上日日夜夜书写着一行行动人的诗句。我向来喜

欢乡村，喜欢乡村生活，喜欢辽阔的大河，喜欢与大自然亲
近。人永远离不开自然，也征服不了大自然，只能与自然相互
依偎、和谐共生。

我们小时候都迫切希望早日走出村庄，走向繁华的都
市。但离开村庄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蓦然发现乡村才是写作
者心灵的归宿，便又开始向往乡村生活。黄河、芦苇、飞鸟、树
林、麦田、牌坊、乡村、老屋……这些最朴实的意象常常出现在
我的梦境里。我大学时学的油画专业，偶尔也涉猎山水国画，
毕业后又从事了多年的专业摄影工作。也许和所学的专业有
关，我总觉得这些最自然、原始的意象和元素是世界上最美的
东西，是最能让艺术作品彰显永恒艺术价值的东西。所以，我
想通过文学的方式将这种理念传递给读者。同时，也让更多
的人关注黄河文化，关注黄河生态，特别是让读者了解黄河和
鲁西南风土人情，唤醒他们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敬畏，唤起大家
对鸟类的兴趣和热爱。

张昊月：白藕、马槐、清河，麻雀台村这三个男孩子的故
事，串接起小说的情节走向。您这样安排情节有着怎样的艺
术考量？

大 秀：一部好看的儿童小说的人物关系不仅充满人性
温暖和悲悯情怀，还要充斥“矛盾”和“纠葛”。正是这种复杂
的关系推动着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牵动着读者的神经和情
绪。小说中，白藕和马槐两个男孩都单纯、善良，又都对候鸟
充满了爱意，但彼此之间偏偏又是冤家对头，存在着竞争关
系。在追求文学性和艺术性的同时，我一直很注重故事的可
读性。就这部小说而言，要想增强故事的可读性，就需要另外
一个人物把他们两人巧妙地串联起来，这个人就是清河。俗
话说“红花还需绿叶衬”。清河在故事中充当着“绿叶”。清河
的存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衬托出了白藕和马槐对候鸟的挚
爱，还让小说的整体结构显得更加紧凑。

张昊月：大河、飞鸟，古碑、豫剧，小说中自然环境和人文
环境的要素巧妙交织，它们和小说中的人物与故事构成怎样
的关系？

大 秀：鲁西南历史文化悠久，自然人文景观丰富。神奇的
黄河孕育、滋养了一代代黄河滩人，一代代黄河滩人又在劳动
中创造了丰富的人文成果，这些人文成果再反过来滋养黄河滩
人。从创作技巧上讲，通过文化景观可以衬托人物的形象和性
格。所以，写文化景观也是写人物，写人物也是在写文化景观。

我的美术、摄影从业经历让我非常注重小说的画面感和氛
围感。我想通过这些文化景观为小说营造一种画面、一种氛
围、一种底蕴和一种韵味。当这些文化符号镶嵌在小说文本
中，交织在字里行间，小说也渐渐变得丰满厚重起来。我自幼
喜欢传统文化，近些年的创作也带有鲜明的传统文化质感，如
鲁西南皮影戏、鲁西南杂技等，都会出现在我的小说里。你提
到了豫剧，我想展开说说。在我们那个地方，每逢节日、庙会、

集市、祭祖、寿辰都邀请豫剧团唱豫剧。由于长期耳濡目染，当地
人人都会哼上几句经典唱腔。你在乡间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画
面：河边的牧羊人赶着羊群哼唱上半句，河对岸的捕鱼人会不约
而同地对唱出下半句。这样的画面我觉得极富情调和诗意。

张昊月：小说中的代际传递、同伴友谊、乡土温情，构成主
要人物的纵横背景，您是有意识地对“乡土中国”进行再发现
和表达吗？

大 秀：从某种角度上看，《大河的歌谣》的确可以称为乡
土小说。它展示了当代鲁西南乡村发展风貌。一部好的小说
就像一个潘多拉盒子，复杂而包罗万象。小说不能仅表现单
一的主题。同理，这部作品也不只表达生态主题，而是要让生
态主题融于小说所营造的复杂的社会形态之中。在表达生态
主题的同时，也会同步表达其他主题，比如，亲情、友情、乡村
变革、传统文化、代际传承等。《红楼梦》之所以耐读，是因为它
所表现的是复杂的社会形态，没有一个确定的主题，读者可以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生活的环境是错综复杂的，尤其是
乡土中国，更为复杂。我从小生活在乡村，这些年我创作作品
大多都绕不开乡村。我为何走不出乡村？因为我觉得当下的
乡村有太多值得表达和展现的东西，这些东西蕴含无穷价值，
极其宝贵，不能被埋没在历史长河中。

张昊月：小说中有很多与飞鸟相关的知识和细节，这源于
您的阅读还是您的实际生活？

大 秀：两方面都有。首先，我的生活阅历是基础和前
提。我小时候常常跟着祖父生活。由于当时的乡间娱乐活动

比较匮乏，祖父常常带着我去野外看鸟群。祖母常常抱怨祖
父像个孩子。的确，在我印象中，童心未泯的祖父一直有着孩
子性格，对万物充满好奇和探索欲。他对很多花草虫鸟了如
指掌，吹口哨模仿鸟鸣、在田间救助被困的鸟……

我也是从那时起对鸟有一种别样的感情。但生活中的了
解更多的是基于表象，对于有些鸟仅限于认识的层面。如果
想要创作好和鸟有关的作品，让鸟在作品中更加灵动，需要阅
读大量关于鸟的书籍资料，对它们进行深层次的了解和研
究。除此之外，我还采访了相关人士。

张昊月：您已创作出不少与鲁西南有关的儿童小说，未来
是继续对此做深度艺术挖掘，还是要拓出一条创作新路？

大 秀：我从小在鲁西南故乡长大，对故乡的感情难以割
舍。一个作家所处的地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决定了其作品
的格调。过去的这些年我之所以一直在该领域深耕，是因为
熟悉和牵绊，也是在以文学的方式回望童年和故乡。从另一
个角度讲，更是在有意识地构建属于我自己的文学地标。从
皮影题材的《皮影班》，到杂技题材的《爬杆儿》，再到生态题材
的《大河的歌谣》，这些都和黄河有着密切的关联。黄河历史
文化源远流长，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有很多等待我们
挖掘的东西，有很多需要我们传承的东西。文学则是一种很
好的传承方式和载体。

当然，我对接下来的创作也有过思考：一方面在该领域继
续深耕，另一方面也在计划涉足其他领域的创作，比如童话、
科幻类的题材，甚至成人文学。这就像一个一直在故乡徘徊
的人，时间久了，总想跑出去看看别处不一样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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